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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印順導師思想的請舉手 
 

真華 

 

 

一、前言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印公導師德高望重，中外皆知，智慧深廣，著

作等身，慕其名而仰其德者，不分僧俗男女，識與不識，凡是知識份子，多

競相研讀其作品，然後將其研讀心得發表成章，評判其思想如何如何；然而

因所立之角度不同、距離有異，其結果恰如古人吟廬山詩所云：「橫看成嶺

側成峰，遠近高低皆不同。」可是，有些評論者卻以為自己對導師的思想已

真正了解。然依我個人淺薄的看法，導師的思想唯有他個人知道，這即所謂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現在舉個例子：三十年前我住持慧日講堂時，一

天有位居士告訴我說：「法師你知道嗎？某某老和尚是八地菩薩哩！」我反

問他：「你怎麼知道他是八地菩薩？」他說：「大家都這樣講。」於是我勸

告他說：「初地不知二地事，說某某老和尚是八地菩薩的人，他自己也必須

是八地菩薩，不然所說都不可信。」同樣道理，如果自己沒有「遊心法海六

十年」以上的功夫，即大言不慚地批判導師的思想，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因此我認為與其「瞎子摸象」般的耗費心血鑽探導師思想，何不集中精神去

發揚他老人家七、八十年來，為法為人而無私無我的言教、身教呢？最後所

談的是三位智慧型的人物，在生死關頭突然來個急轉彎，拋棄了數十年的所

思所想及其所學，猛然回歸淨土的感人故事，由此可略見，若僅重視思想而

不身體力行，在佛法中，是很難得到真實受用的了！ 

二、導師的思想猶如霧裏花 

今年四月三十日（舊曆三月十二日），欣逢印公導師百齡嵩壽，真華有

緣承邀參與由玄奘大學等各團體組成的聯合弘法大會，並深感榮幸地擔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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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人之一，這雖然不是專門的學術會議，但我想在諸位主講者的發表中，必

然多少會提到有關導師思想的問題，然我雖親近印公老人將近半世紀了，對

其思想卻是一無所知；近一、二十年來導師的思想在教界已成熱門話題，尤

其是一些男女菁英，不分老、中、青輩，亦不分僧俗，總以能夠研究導師的

思想為榮，並以其研究的成果，寫成論文於各學術性的刊物上發表，評頭論

足，有稱有譏，有毀有譽，使人讀了感慨萬千！一位並世無兩的高僧，任人

如此這般的解剖，真是情何以堪！其實導師自己在《平凡的一生》中久已表

示過：「我的學友──演培、妙欽、續明們，不能認識我，不免對我存有過

高的希望；來台長老、法師們、也都不能認識我，否則也不會那末緊張了！」

這乍聽起來也許有人會感到驚奇，相處數十年生活在一起的學友，怎麼可能

不認識他呢？以及經常晤面的長老、法師們怎麼可能也都不認識他呢？應知

道所謂「都不認識我」，並非不認識他這個人，而是不了解他的思想。有一

次聖嚴法師也曾問印公老人：「老法師似乎很孤獨？」老人答：「也許是的。」

請諸位想想看，演培等三位法師都是法門龍象，在三、四十年前的台灣及南

洋地區，有解有行，能寫能講的中年法師中，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而於導

師的思想卻都不能了解，那麼僅僅讀過導師的著作，或是向老人請教過一些

問題的人，即能夠了解導師的思想有可能嗎？至於導師說演培等學友，都不

能認識他，也許有人認為不可能。但是在演培法師寫的《一個凡愚僧的自白》

中即可證明，他說：「如果有人對我說：你親近印順導師這麼久，在佛學探

索上也有一段時期，為什麼沒摸出自己的思想路線？我除慚愧只好回答說：

『我不但沒摸出自己的思想路線，就是對印公的思想理論也搞不清楚。假定

能搞清楚印公之學，無錯誤的去弘揚印公之學，就心滿意足，哪還敢望有自

己的獨特思想？』」演公的獨特思想是「啥咪」我不清楚，他搞不清楚印公

的思想卻是可信的。 

寫到這裡，突然想起十多年前佛教青年會，在台北師範大學主辦的「印

順導師思想討論會」時，我被聘為「評講人」（總講評人是演公），辭不獲

已，只好硬著頭皮去參加會議。當馬來西亞來的繼程法師（繼程於民國六十

七年在松山寺受戒時，我是他的教授和尚）請我談談導師的思想，我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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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子說道：「我對導師的思想，猶如霧裡觀花，看也看不清楚，說也說不

明白，然在感覺上卻有一種隱約朦朧之美！」其實思想只是從腦部發出來的

一種意識作用，是很難捉摸得出來的，因為它本源是來自色等五蘊，而這又

是有的如聚沫，有的如水泡，有的如陽燄，有的如芭蕉，有的如幻事。聚沫、

水泡、陽燄、芭蕉、幻事，又都是有名無實，即生即滅的，由此所產生的思

想，更是變化無常的，今天是而昨日非的，是說是一物即不中的，是只可意

會不可言傳的。所以古今中外，哲學家也罷，科學家也罷，天文、地理學家

等等也罷，均不惜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為什麼今日之我要與昨日之我

作戰呢？因為今日之我的所思所想，與昨日之我的所思所想相互發生了矛盾

（實際上前一剎那與後一剎那的所思所想都不相同），彼此不能互容，如不

把昨日之我的所思所想消除，那今日之我便無立足之地了！我們的教主釋迦

牟尼於成佛後，不也是時而說小，時而談大，時而講空，時而論有，時而大

小兼闡，時而空有並舉，隨著聞法者不同的根性，宣揚不同經典之教義嗎？

哪有固定的思想可言呢？假使一定要說佛也有固定的思想的話，那便是如

《法華經》所說，希望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悉皆成佛。我們的導師

在《成佛之道》最後一偈中也說：「一切諸善法，回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

究竟得成佛！」此一說法不也是同佛一個鼻孔出氣嗎？我是個直來直去的人，

不會用心機，讀書不求甚解，頭腦也簡單，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有些人常拿

導師的思想大作文章，是盼望增加他老人家的知名度呢？還是欲「附驥尾而

行千里」？如果導師的所信所解所行所證與佛有異，那他還有什麼資格為四

眾的導師呢？如果無異大家依教奉行就對了，還有什麼好評論的呢？要知道

導師所詮釋的經論在見解上雖與傳統的說法有異，但也只能看作是「歸元無

二，方便多門」的善巧說法，不應認為是導師特有的思想；就拿導師對彌陀

淨土的看法來說吧，早期的《淨土新論》，雖引起許多人的非議，可是到了

晚年所講的《往生淨土論講記》，就贏得許多人稱讚。為什麼《淨土新論》

會招惹人的非議呢？是因為其中有說：「阿彌陀佛與太陽有關」，因此有人

誤會導師說「阿彌陀佛即是太陽神。」《往生淨土論講記》所以贏得人的稱

讚，因為其中有幾句說：「此論總攝一切《阿彌陀經》義，弘揚大淨土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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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三根普被，能淺能深，聞此論者，不可等閒視之也！」由此可見導師的

思想到了晚年，也隨著時代的潮流而轉變了！尤其是對人事方面變的非常隨

和，隨和得讓我都大吃一驚！ 

三、導師的言行可作百世師 

據我所知，導師七、八十年來，除「遊心法海」外，亦極重視日常的言

行。如自認為已了解導師思想的僧俗大德們，在這一方面如予以忽略，必將

是佛教界的一大損失。老實告訴諸位，近半世紀以來我敬愛導師始終不渝，

並非是因為他老人家智慧如何深廣，思想如何的高妙，而是因為他在〈福嚴

閒話〉中所說的一句話使我感動，讓我不顧一切的，全心全力的，在福嚴服

務了十八年。那末他老人家究竟說了怎樣的一句話呢？他說：「福嚴精舍修

建起來，我從來沒有把它看作是我自己的」，這句話看起來平常的很，但能

說到做到就不容易了。可是他老人家於精舍落成後，自己當了一屆住持，即

交給了續明法師。至今開山已五十一年，這期間精舍的住持雖然也有導師的

剃度弟子，但都是由福嚴、慧日兩道場的僧團選舉出來的，並非由導師指派。

這一為法為人，無私無我的作風，為佛教界立下最好的榜樣。古人說：「一

言足為百世師，一行足為萬世法。」我們的導師這一言一行，在中華民國（包

括大陸地區及香港）的佛教界，必將影響深遠。因為台灣的佛教道場不分大

小，多是師傳徒，徒傳孫的子孫廟，幾乎沒有一間是十方道場。大陸地區過

去雖有十方叢林，現在卻改為官派，香港也沒有十方道場，而福嚴則「選賢

與能」已超過半個世紀，這一化私為公，改子孫為十方的舉動，便自然使那

些出家沒有家，而欲安心修學的僧眾們，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了﹗ 

除此之外，導師在〈福嚴閒話〉裏還說：「一個佛教徒，心量要寬大，

要能容忍，不要像社會一般人，專講鬥爭、忌刻、報復，這是修羅法而不是

佛法。大家要曉得，批評別人容易，成就自己就難，人們自己的不健全，往

往不能自覺，而卻要去尋他短，攻擊批評，以為這樣便可顯出自己的長處，

殊不知別人的被打倒，並不就等於自己的成功。」這些話雖是說給當時住在

福嚴的學僧們聽的，但我覺得在任何一個僧團，凡有「鬥爭、忌刻、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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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習性的人，看了都應該有所警惕，自我檢討檢討是否有這些缺點，有則改

之，無則嘉勉，務必使自己做一個光明磊落，正大質直的人，不要老是吹毛

求疵，嘴巴儘說別人的是非，眼睛儘看別人的毛病，而不知反躬自省。如果

能夠這樣的話，不僅僧團能夠和樂清淨，於社會人心亦必然會發生淨化作用。

像這般言教在導師的皇皇鉅著中俯拾皆是，讀其書探索其思想者，如能多加

留意，然後去身體力行，對於「人間佛教」的發展，定有莫大的助益。導師

在〈人間佛教緒言〉中也曾說：「如印光大師，他生平極力弘揚念佛往生，

卻又提倡『敦倫盡分』。這名詞雖儒家的，但要在這人間做成一個像樣的人，

盡到為人的本分，作為求生西方的基礎，他是沒有忽視佛教在人間的重要意

義。」據我所知，印光大師不僅「沒有忽視佛教在人間的重要意義」，他提

倡人間佛教至少比太虛大師早二十年，因為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十五年才

提出「人生與人間」淨土這一名稱，而印光大師在光緒三十年前後，即已疾

聲大呼「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四句話在《印光

大師文鈔》正、續編中不知說過幾十、幾百遍，雖然他沒有用「人生佛教」

或「人間佛教」這種在七、八十年前還很新鮮的名詞，但他的的確確、實實

在在提倡「人生」和「人間」佛教，然後在此基礎上，「教人發菩提心，深

信因果，信願念佛，求生極樂。」試想想看：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如果沒有

這些內容，僅說些迎合時代的動聽話，能夠真的實現人生或人間佛教嗎？就

拿「敦倫盡分」這四個字來說吧，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它的含義，不然

今天的社會就不會弄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這種亂七八糟的樣

子了！那麼何謂「敦倫盡分」呢？依印光大師說，敦倫盡分即是「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和妻順，主仁僕忠。」假設社會大眾都能夠做到這些，進一步

教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再進一步勸以發菩提心，深信因果，最後以信願

念佛，求生極樂，這不但概括了五乘共法的人乘佛教和天乘佛教，同時也包

含了三乘共法的聲聞佛教和大乘不共法的菩薩佛教。依我的看法，凡是推崇

導師思想的僧俗大德們，絕大多數也都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兼宣傳者，那為

什麼不從「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發菩提心，深信因

果，信願念佛，求生極樂。」這些方面下手呢？為什麼四處聽到喊口號，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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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放低身段，走向人群呢？如果下功夫僅在印公老人思想上，而不能

實踐其言行，那麼與「說食數寶」者又有什麼不同？前面我曾說過，思想是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是「說一物，即不中」的，是「只可意會，不可

言傳」，是「今是昨非」的！若不相信，且請聽聽以下三位智慧型的人物，

在其重病纏身、生死關頭下，來個緊急煞車，即拋棄了數十年來的所思所想，

猛然投向阿彌陀佛的懷抱，改修淨土法門的感人故事吧！ 

四、續明法師願生西方淨土中 

續明法師北京人，俗姓徐名字不詳，十歲即依盧溝橋福生寺主福果和尚

剃度。從十四歲讀宏慈佛學院時起，至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四十八

歲在印度加爾各答逝世，整整的三十五年間，幾乎沒有一天不潛心於經律論

三藏中，導師曾說：「師不以才華顯，剛勁內斂，和而不流，心器之，過從

遂多。」先後親近過慈舟律師，淨嚴長老，太虛大師，以及印公導師，甚得

幾位師長的器重和提攜，尤其與印公老人師生的道誼最深，相處的時間也最

久（從大陸、香港至台灣約二十年），受的影響也最多。導師在〈悼念續明

法師〉文中說：「民國四十二年值時局震憾，人心浮動之秋，而師不事緣務，

或編、或校、或講、或記、唯以佛法安其心，朝夕相處，時或相對無言，或

共語世事而歸於佛道，先後六年（指來台後相處之時日），未嘗聞有去思。

今台灣安定，四事不難，而師竟中道而棄之去，何哉？懷昔年攝聚之匪易，

感來日佛法之大難。一切逐歲月而消逝，豈能獨為續明悲而不自悲乎？往者

長往，吾復何言！」由於續公親近導師二十年之久，又曾受教於太虛大師，

大家總以為他逝世後必上生兜率，親近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去也，因此在台北

為他舉行讚頌會時，在輓詞內都寫著「上生內院」、「親覲彌勒」、「赴龍

華會」等等，卻沒有一個人寫「往生極樂」，然而實際上他確實是「願生西

方淨土中」的，怎麼知道呢？因為福嚴精舍於民國七十五年，拆除老房子，

而在搬移雜物時，我無意間發現了他的兩本日記，其中一篇是民國五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寫的，內容是：「看《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覺得念佛法

門，在末法時代確有其特勝之處，尤其是今後的世代，人人都很忙，戒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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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般人所有修習的，即以我個人來說，出家三十餘年了，談到修持真是

一無所得。過去對淨土法門未能留心，祇是隨緣修持而已，看來還是這一法

門，才是了生脫死的捷徑了！看《無量壽經》，想早日做點資糧，古人云：

『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 

看了這篇日記不久後，我因事到陽明山妙德蘭若，因為蘭若的住持能淨

法師是續公唯一的女眾出家弟子，即把日記本交給她保存，並談及續公在日

記內有往生西方淨土的意願。她說師父也曾寫信給我，內容有說：「在病痛

時即念南無阿彌陀佛與病魔戰」，說過她即到樓上把信拿給我看。此信比我

發現的日記，時間早了七個多月，開頭即寫到：「我近來在星洲日與病魔爭

戰，現在又是我勝利了，但還不是究竟徹底，小小的擾亂還是不免，好在我

把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病魔再猖狂，而我則穩如泰山，生則致力於正教，

死則神歸安養，不管怎樣，勝利總是屬於我的，請汝不要掛念我。」 

啊！好一個「生則致力於正教，死則神歸安養」，見解是多麼的正大，

意志是多麼的堅強！可是，為什麼在他逝世後的讚頌會中，大家都祝他「上

生內院」等一類的輓詞呢？這可能是「想當然耳」般的聯想，因為續公曾經

親近太虛大師及導師多年，有些人以為大師及導師不信彌陀法門，必生彌勒

淨土，續公是他們二老的學僧，當然要跟老師走了！還有現在研究佛學的，

似乎視往生彌勒淨土為時髦，往生西方為落伍似的，其實，太虛大師是否定

生兜率，依我看來也靠不住，因為他在民國三十六年圓寂在上海玉佛寺，即

盛傳他於彌留時，曾說了一句「極樂世界好清涼」！當時我正在常州佛學院

就讀，至今切記未忘；還有惠敏法師去年（民國九十二年）在《中華佛學學

報》第十六期寫的〈虛雲和尚長時住定經驗之探索〉文中引《虛雲和尚自述

年譜》的大意說虛雲和尚夢至彌勒內院，曾見到過去及現代高僧大德多位，

其中獨缺太虛大師，由此看來，傳說中的「極樂世界好清涼」，倒有幾分可

信了。至於導師固然沒聽說過他老人家將來要往生西方，在他《成佛之道》

中雖曾讚彌勒淨土「近、易、普及故」，但也沒說過他想往生內院。那末導

師捨報後要去那裏呢？他那裏都不去，而「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

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見《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這一宣示可能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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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意義：一、為「人間佛教」的追隨者做榜樣，二、也是「言必顧行，行必

顧言」，言行一致的訓誨。 

五、張教授發願作淨土行人 

張澄基教授湖北省安陽縣人，生於民國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歿於民國七

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八歲，他系出名門，其父張篤倫將軍曾任四

川重慶市長，湖北省主席。他十五歲即在南京某寺中學佛，十六歲至江南盧

山閉關百日，十七歲赴西藏學密八年，然後回歸內地，進修世間學科，大陸

易手後逃難於印度，不久即赴美國定居，並在各大學講授佛學。1976 年應聘

為譯經院院長，並有多次在台北演講，可說是一位知名度頗高的學者。張教

授曾與導師有過交往，我亦有一、兩次與其見面之緣，當時感覺上好像有點

傲氣，可是聽說到了晚年住在彰化，病魔纏身時變得很和善了，並且突對淨

土法門生起信心，發願往生極樂世界，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慧炬出版

社為他發行的《佛學今詮》下冊第九章，有一篇約四萬字左右的〈淨土今說〉，

內容不少言人之所未言，寫得十分精彩！他在「感言」中說：「這是《佛學

今詮》的最後一章了，回憶幾年前在寫上冊時，自己曾想除了大小乘基本教

義外，還要討論一些大乘主要宗派，如唯識、中觀、禪宗和密宗等。但經過

幾次嚴重的疾病，這個殘軀已不容許我這樣去做了。在寫畢般若之後，本書

原可收場，但想來想去還是不能不說幾句關於淨土宗的話，因為淨土宗在中

國佛教中，可算是一個最普及、最實用、亦最具影響力的宗派了。淨土宗的

道理似淺實深，其行持似顯實密，其成果似遲緩實疾速；其目的雖像似死後

往生的自利，其作用卻是現享法樂，和濟世益人的二利莊嚴，中國淨土宗的

歷史有力的證實了這幾點。但在討論以前，我有幾句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接著他又說道：「經過幾乎半世紀的學佛生涯，回顧以往，心中充滿了

無限的惆悵，我的感觸是：在菩提道上努力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得到成佛作

祖的成就，又有幾人呢？無論如何努力，但限於天分和共業，今天你在菩提

道上所能得到的成就多半是極有限的。…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淨土宗的重要

性，在各方面都超過其他的各宗，因為它是一個淺顯、易行，不論稟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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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教育程度，人人皆能行持的教法。…大乘佛法中，能實際派上用場，可

以實際起修的宗派實在不多，歷史上只有禪、密、淨三宗能開花結果。但禪

宗和密宗卻需要有過人的稟賦才行，明師、機緣和充足的福慧資糧準備，缺

一不可，所以皆是『難行道』，而不是像一般的『易行道』。大乘正軌的菩

薩道，亦是『難行道』。就迫切的宗教要義來看，人命在呼吸間，隨時可死，

沒有得到生死自在和明知去處的人，對死亡之一關，云何處理？此心云何安

排？」然後他又提出淨土宗的貢獻有四項： 

一、對人生之去處及歸宿，提出了迴歸淨土的明確指示。 

二、在宗教的修持上，提出了「依佛力」和「自他共願力」的教法。 

三、以「易行道」來解決一切宗教問題。不依顯密二教之常軌，因此擺

脫了種種困難，以方便道而直超覺地。 

四、生前修大乘悲智之教為眾生服務，死後則期生淨土，伴上聖學而究

竟菩提，因此是一個現、未皆能圓滿的教法。 

在〈淨土泛論〉一段文中他又說：「《阿彌陀經》中有一句話，對我個

人言，有極深鉅的影響：『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

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

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在娑婆世界學佛，其困難實在是一言

難盡，許多問題自己都無法解決，也無人請問，這種苦痛若非親身經歷是難

以想像的。彌陀淨土中盡是一生補處的十地菩薩，與這些上聖俱會一處，隨

時請問法益，豈不太妙？這些大菩薩中又以觀音菩薩為最，如果能與他談論

更深一層的般若理趣，求他開示其百千悲智密行之經過，請他解釋古今中外

許多難可解了的業報因緣，豈非人生之至樂乎？某經中曾懸記龍樹菩薩圓寂

後，當生西方極樂國，若能與他當面談談中觀，一何快哉！向令人景仰的慧

遠、永明、善導諸大士請示法益，其樂又何如哉！」 

六、李大德發願願依阿彌陀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我收到由台北某居士一通傳真文件，第一

頁上面寫著：「李元松大德，示寂於 2003 年十二月十日，世壽四十七歲。李



瞭解印順導師思想的請舉手  45 

大德生於 1957 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北石碇人，自軍中退役後，專攻中觀哲

學，工作之餘，每日打坐，1989 年四月，因學禪同道日益增多，遂創立現代

禪教團。2001 年皈依於印順導師座下，法名慧誠。本年十月六日，李大德向

教界發出公開函，表達過去所謂「悟道」，應是自己的增上慢，因此至誠懺

悔，並發心願生彌陀淨土。十二月十日下午三時，於弟子眾等之念佛聲中，

安詳示寂。李大德為探求真相，視修習佛法為所當為，並以淨行趣入彌陀願

海，於阿彌陀佛國土免於五道輪轉，趣入阿跋鞞致，祈願李大德如願往生淨

土，究竟證得解脫，他日迴入娑婆度有情。」第二頁是李元松本人親自寫的

向佛教界公開懺悔的啟示云：「凡夫我由於生起疑情，過去所謂『悟道』，

應只是自己的增上慢。我為往昔創立的現代禪，在部分知見上不純正一事深

感懺悔。特向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十方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至誠懺悔。

我今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阿彌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 

李元松近十多年來在佛教界也是一位知名度頗高的人物，他研究中觀，

於各宗各派亦多有所涉獵，是導師的思想崇拜者兼批評者，但三年前歸依導

師座下。據說他因修禪而證阿羅漢果，攪得人心沸沸揚揚，似信又疑，現在

他突然來了這麼一招，一定又會使許多人跌破眼鏡，大呼奇哉奇哉李元松也！

不僅給在佛教內搞怪者的當頭棒喝，同時也是對佛教的一大貢獻！尤其難得

是，他於死期將至之際，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墾切至誠地向諸佛菩薩、

善知識等發露懺悔，並自認是「增上慢」人，不失為是一個光明磊落的男子

漢！依「有罪當懺悔，懺悔則安樂」的教誡，必定能滿其所願，往生淨土，

親覲彌陀！那末，何謂「增上慢」呢？是說在修行中持淨戒修習禪定時，不

善於洞察分別色法、心法的真正性質，將煩惱暫時止住不起，而自認為已得

已證聖道，於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當境界現前，煩惱生起，方才知道自

己實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此稱為增上慢人。若自知是增上慢，肯發露自陳，

無有欺誑之心，不構成妄語，倘若明知是增上慢，為了名聞利養，而覆藏不

實，則是大妄語，但若受戒，更犯大妄語戒。 

七、隨聞如說行佛說法如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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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舉三位僧俗大德，不但不是愚夫，且於佛法的鑽研有的已三十多

年，有的已近五十年，最少的已超過二十年了，他們對於佛教各宗各派的思

想都有所認識，然結果均因病魔纏身派不上用場，最後仍以念佛往生西方為

究竟皈依處，彌陀淨土之殊勝可見一斑。續明法師說：「看來還是這一（淨

土）法門，才是了生脫死的捷徑了」！張澄基教授說：「生前修大乘悲智之

道為眾生服務，死後則期生淨土，伴上聖而學究竟菩提。」李元松大德則說：

「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我生命中的依靠。」儒家說：「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真華則說：「人之將死其言也真」，這三位臨終之前所吐出的心聲，

既悲壯又確實，我們還能不信嗎？因此我認為如果學佛的人僅重視學術思想

而不腳踏實地的行持，恐怕其結果比起念阿彌陀佛的愚夫愚婦還遠遠不如！

導師在《成佛之佛》之〈聞法趣入章〉中曾說：「病想醫藥想，殷重療治想，

隨聞如說行，佛說法如鏡。」請問自認為瞭解導師思想者，有否「隨聞如說

行」？如答案是肯定的，實乃上善，否則就請趕快「隨聞如說行」吧，這樣

於己於人於佛教都有裨益。《菩提道次第廣論》中亦曾引《三摩地王經》裡

的一偈云：「我雖宣說極善法，汝若聞已不能行，如諸病者負藥囊，終不能

癒自身病。」總之，如只研究導師的思想而不能實踐其言行，不能算是真正

瞭解導師的思想！所以我想了這麼一個講題──「瞭解印順導師思想的請舉

手」，希望大家都能夠「解行並重」，而不要僅「說食數寶」啊！ 


